
十
一
、
好
鄰
居 

我
們
這
棟
大
廈
新
搬
來
一
戶
姓
石
的
人
家
。
早
在
搬
來
前
一
個
月
，
石
伯
伯
和
石
伯

母
就
買
了
許
多
新
鮮
的
水
果
，
挨
家
挨
戶
的
登
門
拜
訪
。「
我
姓
石
，
這
是
內
人
，
我
們
下

個
月
準
備
搬
進
來
住
。
這
段
時
間
裝
修
新
居
，
恐
怕
會
打
擾
大
家
，
給
大
家
帶
來
不
便
，

真
是
抱
歉
！
」
幾
句
簡
單
誠
懇
的
話
語
，
給
住
戶
們
留
下
了
深
刻
的
印
象
。 

搬
進
來
以
後
，
每
當
在
電
梯
間
碰
到
面
，
石
伯
伯
、
石
伯
母
總
是
笑
咪
咪
的
主
動
先

打
招
呼
：「
張
先
生
早
！
」「
王
太
太
要
出
去
呀
？
」
有
時
還
會
加
上
一
句
「
歡
迎
有
空
到

我
們
家
坐
坐
。
」
就
連
每
天
到
樓
下
拿
報
紙
，
也
不
忘
臉
上
堆
滿
笑
容
向
管
理
員
說
聲
「
早

哇
！
辛
苦
了
！
」
他
們
的
熱
誠
溫
暖
了
每
個
住
戶
的
心
。 

有
一
天
早
上
，
大
廳
地
板
剛
打
過
蠟
，
石
伯
伯
急
急
忙
忙
的
要
趕
去
上
班
，
一
個
不

留
神
，
就
摔
了
個
四
腳
朝
天
，
手
上
的
公
事
包
也
飛
了
出
去
。
清
潔
工
嚇
得
趕
緊
過
來
扶

他
，
嘴
裡
還
不
停
的
道
歉
：「
對
不
起
，
對
不
起
，
石
先
生
，
我
們
忘
了
提
醒
您
…
…
。
」

石
伯
伯
一
邊
摸
著
摔
痛
的
地
方
，
一
邊
笑
著
對
清
潔
工
說
：「
不
要
緊
，
不
要
緊
！
幸
虧
我

是
『
石
』
先
生
，
若
是
『
瓦
』
先
生
，
可
能
就
要
摔
壞
了
！
」
石
伯
伯
的
風
趣
和
寬
容
，

化
解
了
清
潔
工
的
不
安
，
也
讓
大
家
對
他
更
加
敬
佩
。 

又
有
一
次
，
大
廈
裡
有
個
國
中
生
抽
著
菸
，
迎
面
碰
到
石
伯
伯
。
石
伯
伯
笑
嘻
嘻
的

對
他
說
：「
你
這
小
子
不
錯
，
知
道
抽
菸
的
好
處
，
那
麼
小
就
抽
起
菸
來
了
。
」
那
個
學
生

瞪
大
了
眼
睛
問
：「
抽
菸
也
有
好
處
？
」
只
見
石
伯
伯
不
慌
不
忙
的
說
：「
那
當
然
啦
！
一

來
是
節
省
布
料
，
因
為
抽
菸
容
易
得
肺
癌
，
導
致
身
體
萎
縮
，
背
也
會
駝
起
來
，
所
以
做

衣
服
很
省
布
料
。
二
是
可
以
防
小
偷
，
因
為
抽
菸
的
人
常
患
氣
管
炎
，
通
宵
咳
個
不
停
，

小
偷
以
為
主
人
沒
睡
，
所
以
不
敢
來
偷
東
西
。
三
是
可
以
防
蚊
，
因
為
香
菸
濃
烈
的
煙
霧

燻
得
蚊
子
受
不
了
。
四
是
…
…
。
」「
好
啦
！
好
啦
！
石
伯
伯
，
別
再
挖
苦
我
了
，
我
不
抽

就
是
了
！
」
這
個
國
中
生
笑
著
熄
掉
了
菸
。 

石
伯
伯
的
善
意
和
親
切
，
使
我
們
感
受
到
溫
暖
；
他
的
幽
默
風
趣
的
談
吐
，
更
值
得

我
們
學
習
。 



十
二
、
能
言
善
辯
的
晏
子 

晏
子
是
齊
國
的
宰
相
。
他
雖
然
長
得
矮
小
，
卻
聰
明
機
智
、
能
言
善
辯
，
是
春
秋
時

代
有
名
的
外
交
官
。 

有
一
次
，
晏
子
到
楚
國
拜
見
楚
靈
王
，
楚
靈
王
下
令
只
開
旁
邊
的
小
門
讓
晏
子
進
去
，

晏
子
不
但
不
生
氣
，
反
而
和
顏
悅
色
的
說
：「
聽
說
出
使
到
狗
國
，
才
要
走
狗
門
。
今
天
我

出
使
到
堂
堂
的
楚
國
來
，
怎
麼
能
從
狗
門
進
去
呢
？
」 

守
門
的
將
軍
聽
了
，
只
好
打
開
大
門
迎
接
晏
子
。 

一
進
王
宮
，
楚
靈
王
看
見
晏
子
長
得
既
矮
小
又
瘦
弱
，
便
以
輕
蔑
的
語
氣
問
：「
齊
國

難
道
沒
有
人
才
了
嗎
？
」
晏
子
從
容
不
迫
的
回
答
：「
在
齊
國
都
城
中
，
行
人
來
來
往
往
，

他
們
一
張
開
衣
袖
，
就
可
以
擋
住
陽
光
；
他
們
一
揮
汗
，
就
如
下
雨
一
般
，
怎
麼
會
沒
有

人
！
」 這

時
，
楚
靈
王
故
意
露
出
驚
訝
的
表
情
，
用
嘲
笑
的
口
吻
繼
續
說
：「
齊
國
既
然
有
人
，

為
什
麼
會
派
你
這
樣
的
人
來
當
使
臣
呢
？
」 

楚
靈
王
的
這
番
話
，
令
在
場
的
人
都
呆
住
了
，
晏
子
卻
不
慌
不
忙
的
回
答
：「
大
王
，

齊
國
派
使
臣
是
有
原
則
的
，
賢
德
的
人
朝
見
賢
德
的
君
王
，
無
德
的
人
朝
見
無
德
的
君
王
，

像
我
這
樣
無
能
的
人
，
就
只
好
被
派
到
楚
國
來
了
。
」
楚
王
一
聽
，
哭
笑
不
得
，
心
想
一

定
要
找
個
機
會
再
好
好
羞
辱
晏
子
一
番
。 

第
二
天
，
楚
靈
王
擺
宴
款
待
使
臣
，
正
在
飲
酒
作
樂
時
，
士
兵
突
然
帶
上
來
一
個
被

五
花
大
綁
的
人
，
楚
靈
王
問
：「
這
個
人
是
誰
？
」
士
兵
回
：「
是
齊
國
來
的
強
盜
。
」
楚

靈
王
立
刻
露
出
瞧
不
起
的
眼
神
，
大
聲
問
晏
子
：「
齊
國
人
都
喜
歡
當
強
盜
嗎
？
」 

楚
靈
王
話
中
帶
刺
，
晏
子
聽
了
一
點
也
不
生
氣
，
反
而
笑
一
笑
說
：「
大
王
，
我
聽
說
，

橘
樹
長
在
淮
水
以
南
，
結
出
的
是
甜
美
的
橘
子
；
長
在
淮
水
以
北
，
結
的
果
子
，
竟
變
成

了
酸
苦
的
枳
。
橘
和
枳
的
形
狀
相
像
，
味
道
卻
一
甜
一
酸
，
原
因
是
水
土
不
同
。
齊
國
人

到
楚
國
來
會
變
成
強
盜
，
應
該
也
是
水
土
的
關
係
吧
！
」
楚
王
被
反
駁
得
無
言
以
對
，
原

本
想
戲
弄
晏
子
，
沒
想
到
反
被
戲
弄
了
。 

晏
子
從
容
的
態
度
，
善
用
比
喻
的
言
辭
，
維
護
了
齊
國
的
尊
嚴
，
並
完
成
一
次
圓
滿

的
任
務
。 

 

 



十
四
、
第
六
局
下
半
場 

球
賽
進
行
到
第
六
局
下
半
場
，
比
數
二
比
三
，
我
們
暫
時
落
後
一
分
。
輪
到
我
隊
攻

擊
，
氣
氛
變
得
很
嚴
肅
。
教
練
集
合
大
家
，
微
笑
著
說
：「
只
差
一
分
！
對
手
沒
機
會
了
，

我
們
卻
大
有
可
為
，
加
油
！
」
我
們
像
吃
了
一
顆
定
心
丸
，
士
氣
大
振
，
圍
成
一
圈
大
喊
：

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 

 
 

阿
萬
站
上
打
擊
區
，
舉
起
球
棒
準
備
迎
擊
。
看
臺
上
鑼
鼓
喧
天
，
啦
啦
隊
賣
力
演
出
，

整
個
球
場
都
沸
騰
起
來
。
阿
萬
連
續
兩
支
揮
棒
落
空
後
，
對
方
投
手
卻
連
續
投
出
三
個
壞

球
。
我
們
的
阿
萬
像
一
個
打
不
敗
的
英
雄
，
澟
澟
的
站
在
打
擊
區
上
，
沉
著
冷
靜
的
選
球
。

「
阿
萬
加
油
！
阿
萬
加
油
！
」
啦
啦
隊
大
聲
呼
喊
。
看
得
出
阿
萬
額
頭
淌
下
汗
水
，
但
一

點
都
不
慌
亂
。
教
練
常
說
：「
我
們
不
緊
張
，
對
手
就
慌
張
。
」
果
然
，
對
方
投
手
又
送
了

一
個
壞
球
，
保
送
阿
萬
上
一
壘
，
球
場
上
頓
時
歡
聲
雷
動
。 

 
 

比
賽
繼
續
進
行
，
一
三
壘
有
人
，
二
人
出
局
，
雙
方
纏
鬥
不
休
，
形
勢
更
加
緊
張
，

成
敗
就
在
最
後
關
頭
。
輪
到
我
打
擊
，
我
走
出
休
息
區
，
準
備
迎
戰
這
關
鍵
性
的
一
棒
。 

 
 

教
練
過
來
搭
著
我
的
肩
膀
說
：「
你
真
幸
運
！
我
打
了
一
輩
子
棒
球
，
都
還
沒
有
碰
到

這
機
會
。
好
好
把
握
！
」
我
點
點
頭
，
知
道
一
定
要
選
個
好
球
，
用
力
的
打
出
去
。 

 
 

對
方
叫
停
，
換
了
投
手
。
他
先
給
我
兩
個
壞
球
，
想
誘
使
我
揮
棒
，
但
我
握
緊
球
棒

不
動
聲
色
，
啦
啦
隊
的
歡
呼
又
起
，
士
氣
如
虹
，
我
知
道
自
己
已
經
占
上
風
。
第
三
球
仍

然
是
壞
球
，
對
方
投
手
似
乎
亂
了
手
腳
。
第
四
個
球
來
了
！
我
出
手
打
擊
，
結
果
是
個
界

外
球
。
第
五
個
球
來
了
，
我
打
擊
出
去
，
可
惜
是
三
壘
方
向
的
界
外
球
。
兩
好
三
壞
，
滿

球
數
，
但
是
我
已
經
完
全
可
以
掌
握
他
的
球
路
了
。 

 
 

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
啦
啦
隊
的
喊
叫
聲
讓
我
的
鬥
志
更
高
昂
，
將
球
棒
握
得

更
緊
。
球
投
出
來
了
，
是
直
球
。
我
使
出
全
身
的
力
氣
，
奮
力
打
擊
出
去
。「
鏗
」
一
聲
，

球
向
右
外
野
方
向
飛
出
，
我
死
命
衝
向
一
壘
，
踩
上
壘
包
時
才
看
球
落
向
全
壘
打
牆
外
。 

 
 

看
臺
上
的
人
都
站
起
來
了
，
揮
舞
著
旗
幟
，
熱
情
的
歡
呼
！
教
練
說
得
對
，
只
要
我

們
不
認
輸
，
對
方
就
屈
服
。
一
個
逆
轉
，
豬
羊
變
色
，
五
比
三
比
賽
結
束
。
我
們
贏
了
，

我
們
終
於
贏
得
勝
利
了
。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
二
十
一
、
說
話
高
手 

你
是
否
愛
聽
新
聞
主
播
侃
侃
而
談
？
你
是
否
羨
慕
民
意
代
表
口
若
懸
河
？
你
是
否
崇

拜
專
家
學
者
談
笑
風
生
？
你
是
不
是
希
望
「
見
賢
思
齊｣

也
成
為
說
話
高
手
？
現
在
是
講
究

溝
通
的
時
代
，
究
竟
要
怎
樣
說
話
，
才
能
把
話
說
得
好
呢
？ 

俗
話
說
：「
一
言
能
使
人
笑
，
一
言
也
能
使
人
跳
。
」
美
國
的
尼
克
森
總
統
有
一
次
出

國
訪
問
，
到
了
飛
機
場
，
飛
機
卻
突
然
故
障
，
工
作
人
員
看
總
統
已
經
到
達
，
都
急
得
直

冒
冷
汗
，
只
好
一
邊
解
釋
、
一
邊
道
歉
。
沒
想
到
尼
克
森
總
統
風
趣
的
說
：「
這
是
好
事
啊
！
」

正
當
大
家
面
面
相
覻
時
，
尼
克
森
總
統
親
切
的
說
：「
因
為
在
陸
地
上
故
障
，
不
是
在
天
上
。
」

尼
克
森
總
統
幽
默
的
一
句
話
，
使
急
得
跳
腳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發
出
了
會
心
的
微
笑
，
也
留

下
深
刻
美
好
的
印
象
。 

愛
說
話
的
人
常
呶
呶
不
休
，
往
往
得
罪
人
使
自
己
受
到
傷
害
。
老
子
有
一
位
學
生
喜

歡
炫
耀
口
才
，
他
請
教
老
子
，
身
在
亂
世
要
得
到
平
安
的
祕
訣
。
老
子
裝
作
沒
聽
到
，
反

而
問
他
：「
人
是
先
有
牙
齒
或
是
先
有
舌
頭
？
」
他
回
答
：「
當
然
是
先
有
舌
頭
，
後
有
牙

齒
。
」
於
是
老
子
張
開
嘴
巴
，
問
他
：「
我
的
舌
頭
在
嗎
」
學
生
回
答
：「
在
。
」
老
子
又

問
：「
我
的
牙
齒
呢
？
」
學
生
吞
吞
吐
吐
的
說
：「
老
師
…
…
牙
齒
已
經
掉
光
了
。
」
老
子

笑
了
笑
說
：「
牙
齒
後
長
卻
先
掉
，
是
因
為
顯
露
而
炫
耀
，
舌
頭
因
為
深
藏
不
露
，
才
得
以

保
持
長
久
啊
！
」
學
生
這
時
才
恍
然
大
悟
，
知
道
「
話
多
不
如
話
少
，
話
少
不
如
話
好
」
。 

有
位
老
師
上
課
問
學
生
「
蛇
和
烏
龜
那
個
長
？
」
學
生
不
假
思
索
的
回
答
：「
蛇
長
。
」

老
師
說
：「
不
對
，
烏
龜
的
壽
命
長
。
」
於
是
，
學
生
們
異
口
同
聲
的
回
答
：「
烏
龜
長
。
」

老
師
便
說
：「
不
對
，
蛇
的
身
體
長
。
」
這
時
，
學
生
們
你
看
我
、
我
看
你
，
不
知
道
該
怎

麼
回
答
。
於
是
，
老
師
疑
惑
的
說
：「
你
們
怎
麼
不
問
我
，
我
要
問
什
麼
。
是
問
長
度
還
是

問
壽
命
？
是
大
蛇
和
小
烏
龜
比
，
還
是
小
蛇
和
大
烏
龜
比
？
要
先
把
問
題
弄
清
楚
才
回
答

啊
！
」
西
諺
有
云
：「
思
索
愈
少
，
胡
言
愈
多
。
」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 

這
三
則
小
故
事
告
訴
我
們
，
要
成
為
說
話
高
手
並
不
困
難
，
只
要
保
持
幽
默
，
說
得

體
的
話
、
想
清
楚
才
說
，
人
人
都
可
以
成
為
說
話
高
手
。 

 



二
十
七
、
夢
想
起
飛 

 
 

從
小
他
的
腦
海
裡
就
有
個
疑
問
：
天
空
中
為
什
麼
有
那
麼
多
星
星
呢
？
星
星
上
面
到

底
有
什
麼
呢
？ 

一
天
夜
晚
，
他
拿
起
爸
爸
送
的
望
遠
鏡
看
著
天
空
，
一
閃
一
閃
的
星
星
，
竟
然
有
不

一
樣
的
光
亮
！
腦
海
裡
又
跳
出
了
疑
問
：「
為
什
麼
會
這
樣
呢
？
」
第
二
天
他
向
老
師
提
出

這
個
疑
問
，
老
師
說
：「
這
是
星
星
的
亮
度
不
同
呀
！
其
實
浩
瀚
的
宇
宙
中
，
還
有
很
多
至

今
未
解
開
的
奧
秘
，
等
你
長
大
，
可
以
好
好
的
研
究
研
究
，
一
定
會
發
現
其
中
的
原
理
！
」

在
父
母
的
關
愛
和
師
長
的
指
導
下
，
他
認
真
學
習
盼
望
能
解
開
心
中
的
疑
惑
。 

讀
了
中
學
以
後
，
他
總
是
利
用
課
餘
時
間
，
到
圖
書
館
尋
找
各
類
太
空
探
險
的
書
籍

閱
讀
，
爸
爸
為
了
鼓
勵
他
，
也
買
了
一
部
電
腦
，
供
他
上
網
查
詢
與
太
空
科
學
有
關
的
最

新
資
訊
，
就
這
樣
他
運
用
各
種
資
訊
工
具
，
開
始
探
索
浩
瀚
的
太
空
，
因
為
這
是
他
期
待

已
久
的
夢
想
。 

到
了
大
學
三
年
級
的
暑
假
，
原
本
就
讀
電
機
工
程
的
他
，
在
一
個
偶
然
的
機
會
，
深

入
接
觸
到
有
關
太
空
的
知
識
，
竟
然
改
變
了
他
的
人
生
。
於
是
，
大
學
畢
業
後
，
他
轉
而

攻
讀
航
太
科
學
，
這
個
改
變
令
他
面
臨
未
來
就
業
的
難
題
。
因
為
，
在
當
時
主
修
電
機
工

程
是
最
時
髦
、
出
路
也
是
最
好
的
。
可
是
，
他
最
後
還
是
以
「
興
趣
」
做
為
第
一
優
先
的

考
慮
依
據
，
因
為
他
從
小
就
有
一
個
夢
想
，
想
要
探
索
天
空
外
的
世
界
，
想
要
嘗
試
在
地

球
上
找
不
到
的
工
作
｜
探
測
火
星
。 

銀
河
當
中
，
繁
星
點
點
，
無
窮
無
盡
，
為
什
麼
會
對
「
火
星
」
情
有
獨
鍾
呢
？
他
說
：

「
火
星
是
人
類
已
知
的
宇
宙
中
，
唯
一
可
能
出
現
過
生
命
跡
象
的
星
球
，
所
以
探
測
火
星

具
有
特
別
重
要
的
意
義
。
」
就
是
這
樣
的
信
念
，
他
一
頭
栽
進
了
探
測
火
星
的
研
究
工
作
。

因
為
熱
愛
這
個
工
作
，
所
以
投
入
全
部
的
精
神
，
經
過
十
年
夜
以
繼
日
的
鑽
研
，
累
積
了

無
數
次
的
實
驗
，
獲
得
精
確
的
數
據
，
才
能
操
控
探
測
器
的
路
徑
。
他
就
是
以
優
異
的
表

現
，
脫
穎
而
出
，
榮
任
「
精
神
號
」
著
陸
系
統
的
總
工
程
師
，
這
是
探
測
火
星
計
畫
中
最

關
鍵
的
登
陸
工
作
。 

火
星
是
什
麼
樣
的
星
星
呢
？
火
星
是
太
陽
系
的
第
四
個
行
星
，
在
晴
朗
的
夜
空
裡
，

可
以
看
到
它
閃
爍
著
火
紅
的
光
芒
，
從
古
至
今
吸
引
著
千
萬
人
的
視
線
。
它
會
自
轉
也
會

公
轉
，
跟
地
球
相
距
四
億
八
千
七
百
萬
公
里
。
想
要
從
地
球
發
射
探
測
器
到
達
火
星
，
就

像
一
個
超
能
耐
的
長
跑
者
，
要
以
每
秒
五
點
四
公
里
的
速
度
，
一
邊
跑
一
邊
對
準
四
億
八

千
七
百
萬
公
里
的
火
星
，
一
口
氣
跑
了
將
近
七
個
月
的
時
間
，
還
要
克
服
穿
越
火
星
大
氣

層
時
，
所
產
生
的
攝
氏
一
千
六
百
度
高
溫
，
再
安
然
到
達
滿
是
尖
利
的
岩
石
上
。
由
此
可

見
，
這
是
多
麼
艱
鉅
、
多
麼
困
難
的
挑
戰
啊
！ 

從
進
入
火
星
的
大
氣
層
，
到
登
陸
那
短
短
的
六
分
鐘
，
是
最
驚
心
動
魄
的
時
刻
，
只

要
稍
有
誤
差
，
就
會
使
之
前
所
有
的
努
力
，
前
功
盡
棄
。
所
以
登
陸
計
畫
的
每
一
個
細
節
，

以
及
每
一
個
動
作
，
都
要
精
確
的
計
算
，
反
覆
思
考
可
能
發
生
的
狀
況
，
才
能
使
整
個
系

統
順
利
連
結
，
才
能
實
現
登
陸
火
星
的
壯
舉
。 

現
在
，
他
的
夢
想
終
於
成
真
了
。
他
是
誰
？
他
就
是
擔
任
「
精
神
號
」
著
陸
系
統
的

總
工
程
師
｜
李
煒
鈞
先
生
。 

 


